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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一个故事的再发现，捻开细看】 扫码提取

更多旧书的再遇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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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遂了开旧书坊的愿，她舍不得爸爸的遗物，他每天去寄卖自己的藏书

书也需要与人交流
有漂泊才有新的停靠

这个月，杭州晓风书

屋马上要在体育场路店

边 上 开 出 一 个 旧 书 坊 。

这是朱钰芳存了很多年

的心愿。

故事要从 10 多年前

说起。

熟悉晓风书屋体育

场路店的人，会有一个印

象，进门，左手边的休息

区 靠 墙 处 ，有 一 个 矮 书

架 ，会 放 一 些 古 籍 类 书

籍。

它原本属于一个读

书人。他已经离开，书架

留 给 了 书 店 ，一 起 留 下

的，还有一万多册藏书。

因为家人们相信，晓风会

帮助这些书再次抵达爱

书人的手中。

像一个驿站，一个码

头。风雨书店更是如此，

它是杭城的一家二手书

店。几乎每天，店里都会

等来一位80多岁的教授，

他总是带几本书过来，寄

卖或是置换，他希望自己

珍爱的，能让更多的人喜

欢。

老王是个二手书商，

但他隔段时间就要去见

见几位老主顾，与其讲他

是去收书，不如说是跟书

友聊聊天。

那些书，通过书店、

二手书商的手，流向更多

的爱书人。一本藏书，没

有随着某个读者生命轨

迹的变数而终止，它继续

走着自己的路。

晓风书屋里
读者留下旧书架和万册藏书

友敏老师很久没来书店了。晓风书屋的朱钰芳有点担心。

从 1996 年书屋开业那天开始，友敏每个礼拜都要来买书，趁

着傍晚的夕阳而来，像是回家前的最后一站。

他在高复班当老师，家里1/3的书，都是在晓风买的。朱钰芳

以前常去友敏家坐坐，凤起路某老小区的一楼，房间里堆满了书，

占据了半面墙。老师怕书受潮，这间屋子的排气扇常年开着。

那天，朱钰芳给他爱人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句“小

朱，友敏去世了”。

“小朱，他的书都是在你家买的，你看看能不能帮忙卖掉。”电

话里，他的爱人说。

友敏喜欢文史、古旧类，中国传统文化类典籍占多数，比如《庄

子》，他会买不同的版本，放在一起对照看，做注释。他不会在书上

写字、涂抹，不会折角，顶多是淡淡的铅笔印迹，看书的印迹。小朱

发现，他的书几乎九成新，包括30年前的书，拿出来都是九成新。

“老师的书我们每一本都要。”朱钰芳说。

上门、打包、整理完所有书，有一万多册，就等着拉走。

几天后，友敏的女儿回来了。朱钰芳接到电话，“阿姨，我舍不

得。看到这些书，就像看到我爸爸一样。”

朱钰芳落泪了。半年后，友敏老师的爱人打来电话，“书还是

运走吧。孩子长大了要结婚，家里的空间也要腾出来了。”

故事讲到这里，这一万多册书，并没有以“卖给一家书店”而草

草结束。

2012年的9月，晓风15周年店庆，15日至17日上午9点到晚

上 9 点，在浙江图书馆露天广场，晓风书屋搭出一家临时书店，叫

“乌托邦书店”，做了3天主题书展。最后一天，书店从那一万多册

藏书中，拿出了 3000 多册，这一天的主题是：为他的书，找到一个

好娘家。

那天，来了上千人。“这本书我找了很久了”、“这本书我只有上

册，一直没买到下册”⋯⋯人群里，不断听到这样的对话。

人们把友敏的书买回家，里面有的夹着彩色的标签、当年的购

书发票，或者一张小小的藏书票。

晚上 11 点多，书店“消失”了。小朱又接到了友敏女儿的电

话，“阿姨谢谢你，给我爸爸的书找到了好娘家。”

十多年过去了，这一万多册藏书，大部分被爱书人买走，就连

易中天来书店，也买过友敏的藏书。

开一个旧书坊是朱钰芳存了很多年的心愿。

很多爱书人年龄大了，或者搬家等原因，想把旧书拿出来置换

或者卖掉，“我们想做一个这样的平台，给书找到一个好归宿。”

未来，晓风的其他店可能都没了，最后只守着一家旧书店。朱

钰芳说，“书是需要和人交流的，有读者来讲他和旧书的故事，买书

的故事⋯⋯做书店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和书友相处一辈子。”

二手书店里
教授给自己写的书签上了名

杭州狮虎桥路，风雨书店，大大的落地窗，挂着蓝色的招牌。

刚收到的旧书，要先放进消毒柜里，完全消毒翻新后，再上架

售卖。这是一家二手书店，在城市里很常见，但它还是有点不同。

店里卖什么书，完全由卖书者决定。“我们不会去进货，读者卖

给我们什么书，我们就卖什么书。”说话的人，是老板刘让，85后。

“你们这里有没有笔，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那天，浙大教授熊秉元逛到这里，在书架上拿起一本九成新的

《正义的成本》。

“我是这本书的作者，想在上面签个名。”他对店员说。

一种奇妙的循环。作者在一家旧书店里遇到自己写的“旧

书”，并在上面签上一个名。

“先有传才有阅，越是喜欢的书，越应该分享出去。我们也希望

更多人能参与进来，令拥有你痕迹的旧书连接下一个人。”刘让说。

打开风雨书店的公号，一篇《收书|如何把旧书卖给我们？》的

文章摘要里，写着一句话：旧物皆可循环。就像住在附近的那位

80 多岁的老教授，几乎每天来书店寄卖或是置换图书，

多的时候会有十多本。

中外文学、社科、历史、哲学、绘本、艺术、摄影⋯⋯除

了教辅、心灵鸡汤类，大部分种类的书，店里都收，目前有

5000多册。这里的书也可以免费借阅，等于一个图书馆。

“这家书店不属于我自己，店里的每一本书，每一件

杂货，都是孤品，都代表过去某个人的某段经历。我们只

想给书寻找下一个落脚点。所以，这个书店属于所有的

人，这里，应该是所有人的书房。”

刘让这么定义自己的风雨书店。

二手书商的手机里
总有几个找他换书的老主顾

山东人老王的手机里，总有几个没存名字的电话，隔

两三个月打来，他一看就知道是谁，笑笑接起。

“老王，我这里又有几本好书等你来收。你最近收了

什么好书，让我挑挑？”

电话那头是老主顾。10 多年前，浙江图书馆的周末

旧书集市，老王摆摊一摆就是10多年，结识了不少熟客。

集市取消后，老王和他们就靠手机联络了，有时候说不

上是收还是卖，“算是置换吧。上门也会聊聊天聊聊书。”

当然，光置换就要喝西北风了，老王二手书的生意还

是做得很大的。收到的文艺类、学术类书籍，他会上新到

某知名二手书平台的个人店铺里，按品相、版本、稀有度

定价，大概占了收书总量的三成；还有七成左右的普及类

读物，就发回山东老家，暂时存放仓库，为当地新建学校

的图书馆供书。

李师傅跟老王是老乡，同是山东人，同在浙图旧书集

市摆过摊。他在二手书平台已开店12年之久，店铺星级

排名在百位左右（书店总数近1.9万家），但仍旧想念那段

摆摊的岁月。

“那个时候，周六周日两天，能卖掉两三百斤书。”李

师傅口中的“两三百斤”让人暂时短路了一下，他马上换

算好了，“大概三四百本，厚的书斤把重，普通的四五两。”

那时候，收进来的书也多。两个人都对10多年前杭

大新村的搬迁印象深刻，当时很多老师整理出大量搬不

走的书。

“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把一摞摞的书捆在自行车后座

上，一趟一趟地往旧书报收购站跑，两三天才运完。”老王

说，他就蹲在方林富炒货隔壁的收购站，收了不少好书，

“大学老师的书，干净品相好，版本也好。”老王说，在二手

书市场上，第一版跟二版三版四版，价格会拉开差距，九品

以上的书，跟八品七品的书也不好比，“不然，同一本书在

同一家网站上怎么会一个卖45块，一个卖450块。”

在李师傅的二手书网上店铺里，学术、文学、艺术、普

及类读物都有。“以前是文学类好卖，现在是艺术哲学类

好卖，影印本销路最好，不少买家看过图片品相，很干脆

地就拍下买单了。”

虽然，李师傅和老王都给一些学校职工集中的小区

留了电话，但算起上门收书的趟数，两个人都说一年比一

年少了，“可能现在看电子书的人多了吧。”

■本报记者 马黎 李蔚

通讯员 郭楠

风雨书店风雨书店

晓风书屋里的旧书架


